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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儿呆了，屋里一片狼藉。
墙角堆着一堆酒瓶，都是白酒瓶。
张伟蜷缩在墙角，身上披着大衣，
坐在木地板上。他头发凌乱，呆呆
地看着地板上的白酒杯子。这就是
我朝夕思念的张伟吗？

“哥们儿，又喝大啦？”王雪儿
坐到他身边，抚弄着他的头发。

“谢谢你收留我，我现在跟条落
水狗一样。”张伟呆呆地看着王雪儿。

“电影《落水狗》，昆丁的作品。”
王雪儿低声说。

“蒂姆·罗斯主演，九二年在圣丹
斯电影节首映。”张伟继续喝着酒。

王雪儿感觉自己心在被刀子戳，
这个可怜的男人，脑子里装着那么多
精彩的电影，偏偏无法战胜自己。

“老大，洗个澡。我带你出去玩，
晚上平平请客。”王雪儿揉着张伟的
毛毛头，恨不得立刻拥抱着眼前的
男人，拥抱这个潦倒的编剧。

但她却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
都是圈里人……

“给我个不喝的理
由，我失恋了。”张伟
说。

“你会拿下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王雪儿
说。

张伟笑笑，眼神
迷离 ：“精彩的理由，
我洗澡去。对不住啦，
把你家弄这么乱。”张
伟踉跄着站了起来，王
雪儿要扶他，被他拒绝
了。“没事，我还有战
斗力。”

王雪儿看到暖气片旁边，张伟
打了个地铺，原来这一个多月他都
是睡在地上。再拉开卧室的门一
看，自己的床上整洁如初，张伟根
本没进自己的卧室。

这个狂妄的编剧，王雪儿心里
骂着，却又心疼得不行了。

张伟洗完了澡，多少清醒了一
点。他呆呆地穿好衣服，走出卫生
间。客厅里，王雪儿换了身衣服，
光彩照人的样子。张伟眼睛一亮，
王雪儿原来如此漂亮……

“我这身还行吧。”王雪儿笑嘻
嘻地说。

张伟愣了愣。王雪儿心中暗
怨：宝贝，过来抱着我，我会心疼
你的。宝贝，我不忍心看着你酗酒
折磨自己。

张伟叹口气，摇摇晃晃地从衣
架上摘自己的外套。王雪儿扶住
他，他浑身的酒气，该死的小编
剧，干吗用酒精麻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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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要到年关了，北四环开始

拥堵了起来。
王新坐在奥迪 A4 的副驾驶座

上，呆呆地看着一长溜红色刹车尾
灯，冷不丁，想起和张伟的一段往
事。去年的这个时候，张伟带着王
新去医院看眼睛，在宣武门附近的
二环路上狂堵，张伟说：“好嘛，
全城都是红屁股。”

当时王新和出租车司机都哈哈
大笑，唯独张伟没笑。张伟有点冷
幽默。其实张伟也没什么不好，除
了应酬多了点，平时爱喝酒之外，
这个人还算是粗中有细。挺会照顾
人的，而且社会阅历很广。但张伟
结交的圈子太广了，就算今天不出
事，难保将来不出事。

“什么破路，这都七点半了，还
堵成这样。”丁雷一边无可奈何地点
了根烟，一边把车窗摇了下来。

“少抽点，车里有味道。”王新
淡淡地说，没想到丁雷却激动了起
来：“嘿，你管忒多了吧，真当自
个儿是人民警察啦。”丁雷吊了眼角
看了看王新，但还是紧着几口把烟
抽了半截，顺手扔到了窗外。

奥迪 A4 混在车流
里，一步一步地朝着二
环那边挤。开到了海运
仓那边的一家饭馆。丁
雷把车停好了，和王新
两人进了饭馆。

刚一进门，王新就
发现休息区的沙发上有
个熟悉的身影，穿着红
色的混纺毛衣，边上搭
着一件冬季雪地迷彩风
衣，她没想到居然在这
里遇到了张伟。

张伟倒没注意到王新。他侧着
脑袋和一个中年男子说着什么，只
见那男子一个劲儿点头。王新认了
出来，这人也是张伟圈里的哥们
儿，在报社工作，不知道这帮人怎
么又聚了起来。

王新有意避着张伟，也不说
话，快步跟着领位的小姐往里头
走。丁雷跟在后头，心照不宣，并
不点破。

短短一个月，张伟憔悴了很
多，胡子拉碴的。他一边说话，一
边在胳膊上挠痒痒。王新想了起
来，张伟的皮肤不好，每到冬天皮
肤都特别脆，随便碰碰就干裂。以
前自己在张伟身边时，还能叮嘱他
买点润肤的东西抹抹，现在身边没
有人照顾，张伟又成了老样子了。

王新的目光在张伟的身上逗
留了片刻，丁雷轻轻地揽了王新
的腰，她回过劲儿来。像是老套
的电影一样，自己和张伟有缘无
分。这一个多月里，张伟没少联
络 王 新 ， 但 王 新 都 狠 下 心 拒 绝
了 。 她 很 清 楚 ， 这 是 她
的 一 个 机 会 ， 一 个 改 变
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时，小马走了进来：“张老要见
您。”

宋梓南抬起头问：“哪个张老？”
小马：“广州的张凡夫。”
宋梓南有些意外：“他到深圳了？

怎么事先一点信儿都没有。”

张凡夫是抱病前来看望宋梓南
的。

把疲惫不堪的张凡夫搀扶到床
上躺下，护士立即把氧气瓶推了过来，
准备给他吸氧。等其他人都走了，房间
里只剩下宋梓南和张凡夫两人。张凡
夫说：“咱们开门见山谈谈？”

宋梓南笑了笑道：“咱俩，当然开
门见山。”

张凡夫沉默了一会儿：“你们真
想让香港方面插手我们深圳的电信建
设和管理？”

宋梓南更正道：“是建设，但不是
管理……”

张凡夫问：“你觉得这二者能分
得开吗？如果分不开，威胁到国家安
全，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吗？”

宋梓南看着张凡
夫，问：“有人派你来教
训我？他是谁？”

张凡夫说：“国务
院一位正部级的离休老
领导。”

宋梓南问：“他怎
么会找上您的？”

张凡夫说：“他不
光是我的一位老领导，
也是你的一位老领导。
你当年在江西吉昌市当
副市长时，他就是你的一个老领导。”

宋梓南恍然大悟地：“哦，他就是
邮电部那位离休的老领导啊？”

张凡夫说：“老人家在电话里整
整数落了一个多小时，归结起来也就
是这么一句话：我们那一拨人刚把帝
国主义赶出中国没多久，你们这拨人
又觍着脸，把帝国主义请了回来，让他
们插手我们的邮电通讯事业。当年这
些帝国主义者用飞机大炮没办到的
事，我们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
生命不许他们办，也没让他们办到的
事，你宋梓南替他们办到了。他让我问
问你，你还算不算一个共产党员，还要
不要这个党籍，还想不想当共产党的
市委书记了？”

宋梓南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我
有别的办法，能更快更好改变深圳地
区的落后面貌，我当然不会去做这种
交易。可是我们不能再等了。中国要尽
快地发展起来！”

张凡夫断然说道：“当年李鸿
章和慈禧太后也是这么为自己辩
护的……”

宋梓南一下抬起头，怔怔地看着
张凡夫。几秒钟以后，他终于控制住了

自己的情绪，说道：“好吧……好吧
……你先休息……休息……我们一会
儿再谈……”说着，他转身走了出去。

走出房间，宋梓南在夜空下呆呆
地站了好大一会儿。然后驱车回办公
室，一路上都没再说话。脸色铁青。进
了办公室里间的宋梓南“嘭”地一声，
很用力地把门给关上了。

不一会儿，突然从里间传出“咣
啷”一声脆响，酷似什么瓷器被砸碎了
的声音。小马的心也嘭嘭地剧跳起来。
因为这是他跟随宋梓南工作以来，从
来没发生过，更没遭遇过的。

小马先让自己镇静下来，走到通
往里间的门前，轻轻地敲了两下。不等
里间有反应，就用力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宋梓南呆呆地站在他那张
办公桌前，一只手掌还按在一个被他
拍碎了的玻璃杯上。手掌上的鲜血已
经染红了那些碎玻璃碴儿，并顺着茶
水从桌面上往下流淌了下来。

小马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在外间
还没来得及离开的那些同事看到，他
赶紧关上了门。从一个铁皮柜子里取

出一个医药急救箱，走到
宋梓南身边，轻轻抬起宋
梓南的那只手掌，并不很
熟练地替宋梓南包扎了
起来。

这时，桌上的电话
响了起来。

电话是邮电部某局
的赵局长打来的。他说
道：“是宋书记吗？您好。
文部长本让我转告您，关
于你们和香港大亚公司
合作改造深圳电话通讯

设施这个项目，邮电部党组态度不变，
一定会给予你们坚决的支持。近期内
如果你们听到了一些什么议论，请不
必在意。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方面的工
作由我们党组出面去沟通和解决。”

宋梓南的心一热，忙说道：“谢谢文
部长，谢谢邮电部的同志，谢谢……”

赵局长又说道：“文部长说，现
在有两种方案供你们选择。一种是重
新进口设备。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
案，但实施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另
一种就是你们报送上来的那个方案，
和香港大亚电报公司合作经营，马上
就可以投入使用，但存在一定的风
险。”

宋梓南问：“听说重新进口设备
最快也得三年以后才能到货？”

赵局长说道：“是的，一般情况
下，三年。部里帮着争取一下，可以提
前到一年半到两年。”

宋梓南立即回答道：“深圳没法
再等了。”

深圳新盖的迎宾馆院子里，密集
地停放着好多辆黑壳子的红
旗轿车。还有几辆特大型号
的奔驰轿车。

连连 载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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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禅宗大师早说过：“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
心中无挂碍，都是人间好时节。”但
一年四季，冬、夏、秋三季总有很多
人不喜欢。冬天太冷，寒风凛冽，人
裹得鼓鼓囊囊，像个笨狗熊一样；夏
天太热，汗流浃背，恨不得整天泡在
水里才痛快；秋天肃杀悲凉，落叶纷
纷，“秋风秋雨愁煞人”。可是不喜
欢春天的人却不多，只恨其短，不厌
其长。

大凡与春天有关的词汇，也都
是暖洋洋的，喜滋滋的，甜蜜蜜
的。譬如春光明媚，春意盎然，春
风化雨，春色满园，春风得意，春
回大地，春晖灿烂，还有春姑娘，
春天的脚步……

诗人最喜欢春天，因为春天能
让他们充满诗意，春风轻轻一吹，胸
中美好的诗句就像沉睡了一冬天的
小草，争先恐后地破土而出。如果
开个诗人们的咏春赛诗会，让我当
评委，我会把最喜欢的白居易的“日
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列
在榜首；将杜工部的“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排在第二；南朝梁人丘迟虽名

气不大，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几句诗却
极出色，情景交融，清新明丽，当位
列第三；韩昌黎的“最是一年春好
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屈居第四；而
苏东坡的“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
香月有阴”，只好叨陪末座。本来，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落选的也别
委屈，况且就我才疏学浅的眼光来
选，虽不至于良莠不分，却难免会挂
一漏万。

踏春，游春，也是十分赏心悦
目的事。从孔夫子那时就有，《论
语·先进》里曾点说：“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其潇
洒，令人向往。不过，能在春天的沂
水里游嬉，孔子师徒们的身体也够
强健了。又过了千把年，还是暮
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王
羲之和一帮文友来到会稽山阴之兰
亭。这里风景如画，“有崇山峻
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带左右”。他们饮酒赋诗，互相唱
和，佳句迭出，好不热闹。又借书
圣如椽大笔，写成天下第一楷书

《兰亭集序》，文字与轶事皆成千古

不朽。
春暖花开，春天是百

花 齐 放 的 季 节 ， 姹 紫 嫣
红 ， 美 不 胜 收 。 放 眼 望
去，富丽端庄的是牡丹，
堪称国色天香；鲜艳夺目
的是玫瑰，象征着甜蜜爱

情；婉约温柔的是芍药，不声不响
地在点缀春光；“红肥绿瘦”的是
海棠，笑吟吟地迎接“雨疏风
骤”。还有那“依旧笑春风”的灼灼
桃花，“春色满园关不住”的红杏，

“朵朵精神叶叶柔”的蔷薇，交相辉
映，争奇斗艳，共同组成了美丽茂
盛、生机勃勃的百花园。

就连动物们也都对春天格外地
喜欢。整整憋了一个冬天，就等着
惊蛰一声春雷，便迫不及待从地
下、从洞里钻出来，脱掉厚厚的冬
装，沐浴着春天的温暖，开始了喜
气洋洋的爱情生活。猫叫春的声
音，虽然不那么好听，毕竟也是春
天交响乐中的一支小夜曲。破壳的
小鸟，一边用惊奇的眼睛看着新鲜
的世界，一边焦急地等待父母为它
们带来可口的佳肴。身为“春江水
暖”的权威发言人，一群群野鸭，昨
日还在水里寻寻觅觅，今天就展翅
飞向遥远的北方。

春天来了，春风扑面，春雨绵
绵，春光灿烂。一个不负春光的人，
心底会始终充满光明，前程无限；一
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她的祖国永远
是春天，繁花似锦。

村主任王五得孙子没几天，就和
老婆狠狠地干了一架。女人下手重，
五条血道子从眼眉那儿开始，一直通
到下巴上。王五挺精致的一张方脸，
便有了些许变形，不那么顺看了。

这场架是由妇女主任高媛随礼引
起的。前不久，王五得了大胖孙子，高
媛扭扭搭搭去王五家随礼，出手 300
块，随了一份大礼。高媛揣着钱去王
家的时候，王五老婆正端着一碗荷包
蛋往儿媳妇屋里送，见了面，高媛道了
声喜，说，嫂子，人逢喜事精神爽，看嫂
子那个高兴劲儿！王五老婆却高兴不
起来，村里早有风言风语，说王五和这
个妇女主任有一腿，两人好得合穿一
条裤子。王五老婆是个实诚人，还算
识得大体，赶紧把面上的肌肉松弛下
来，还了半个笑脸，说，同喜，同喜。高
媛从兜里掏出300块钱，压到孩子的枕
头底下，把孩子抱起来，从头发梢看到
脚后跟，连声夸奖说，瞧这小家伙长
得，天庭饱满，富富态态，和他爷像是
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长大了准也是当
官的料。

如果高媛夸到这里，这次随礼还
算圆满。可小家伙此时正好撒尿，一
线尿液朝左边射出，弄了高媛一身。
高媛笑了，说，这家伙，小鸡也是歪的，
和他爷一个样……

王五老婆立时黑了脸，当着儿媳
妇的面没说什么，推着高媛出了屋子。

高媛自知说走了嘴，脸刷一下就
红了，说，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家里上演这一幕时，王五刚从酒
摊上下来，开发商请他喝酒。村里的
地挨着城边，哪一块不是金子镶出来
的？哪一块不让开发商眼里滴血？秘
书刘刚就给王五出主意，说，暂时谁都
别答应，抱着葫芦不开瓢，地价再往上
拧个十万八万的是小菜一碟。

谁的话可以不听，刘刚的话王五

不能不听，一则两人是玩尿泥长大的
铁哥们，二则，刘刚是个智多星，村里
遇到难缠事，也就刘刚的主意管用。
拖了三个月不到，开发商憋不住劲了，
自己把地价涨上去一大截。

地价上去了，家里又添了孙子，吃
饭时王五多喝了两杯，放下筷子就急
着赶回家抱孙子。按照当地风俗，公
公不好到儿媳妇屋里去，他让老婆去
把孙子抱出来，老婆却发起一阵无名
火，叭一声摔了一只碗，指着王五的鼻
子说，你让那个高媛抱去！她当奶奶
是早晚的事，哪里还用得着我！王五
说，你唱的这是哪一出？让你去抱孙
子，咋把高媛扯出来了？老婆说，你们
明铺夜盖的谁不知道？刚才来随礼，
还说孙子和你的小鸡一个样呢！

王五就笑了，说，她那人你还不知

道，嘴上没个把门的，信口开河的玩笑
话值得当真？

老婆说，要是没见过，她哪里知道
你那东西是歪的？

两口子先是叮叮当当的吵，后来
开始动手，情急之下，女人就朝王五的
脸上搂了一把。

王五极爱面子，怕吵下去被别人

笑话，主动罢战，拿帽子遮着脸去了村
委会。秘书刘刚还没回家，见他一脸
血道子，问这是咋啦？让嫂子给撵出
来了？王五没吭声，躺到沙发上就
睡。刘刚笑着出去，掂回来一只烧鸡，
一瓶二锅头，说，来，哥，咱哥俩喝点，
消消气。两个人喝着聊着，刘刚问，你
和嫂子平时挺好的，今天咋闹了个黄
河水不清？王五叹了口气，就把高媛
如何随礼，如何夸孙子，如何说小鸡和
他长得一样的话学说一遍。末了说，
你说，兄弟，这话要是传出去，哥还咋
有脸干这村主任呢？

刘刚说，这个高媛也是的，太不会
说话了，即使两个鸡鸡一样，你知道就
行了，咋能说出去呢？

王五问，你也怀疑我？
刘刚说，我是说假如。

王五在村委怄了三天气，第四天
一大早，镇长让他去汇报新农村建设
规划情况。一进镇政府，镇长长长地
咦了一声，问他，你脸上咋啦？王五说
前两天喝多了，摔的。镇长意味深长
地一笑说，就那么巧，摔到老婆的指甲
上去了？王五脸一红，就想，他娘的，
好事不出名，赖事传千里，镇长既然知
道是老婆抓的，也必定知道是为啥抓
的了。果然，镇长说，高媛这人也太没
水平了，小鸡这种事，咋能说给嫂子听
呢？

从镇长屋里出来，王五又碰到副
镇长、副书记，党政办主任，先给王五
道喜，接着就说到小鸡鸡。这几个人
说话比镇长直截了当，问王五，听说你
那家伙和孙子长得一模一样？不等王
五回答，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极其暧
昧，笑得意味深长。

回到村里，刚刚走进村街，就听
到高媛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吵闹，
伴随着女人的哭声。王五正在愣神，
就见高媛披头散发跑出来，脸上五根
血红的指头印，她男人在后面紧追不
放，嘴里不干不净地骂：我叫你一
样！我叫你一样！村上人看看高媛，
看看王五，都捂着嘴偷笑，和镇政府
那些人笑得一样暧昧，一样意味深
长。

王五就有点想不明白，这事咋传
得满世界都是？

王五辞职回家。
刘刚代理了村主任。

随随 礼礼
李培俊

海平市公安局刑侦警察叶向荣
在一次蹲点行动中偶遇被拐卖的孤
儿魏如风，叶向荣一心想帮助魏如
风，向他承诺，一定会带他回家，但是
却因为追捕罪犯而最终错过。

魏如风被沿海渔村的夏奶奶领
养回家，认识了夏奶奶的孙女夏如

画。不久夏奶奶去世，姐弟
生活贫困，魏如风辍学打工
供夏如画上学，两人一起相
依为命，情深义重。

海平市因临海，走私犯
罪十分猖獗，程豪借其儒商

的外壳，钻发展经济的空子，从事违
法活动。叶向荣派卧底深入虎穴侦
查这起隐藏在海平繁荣之下的最大
走私案。

同时，夏如画却被同和魏如风一
起在码头打工的阿福强暴。魏如风
为夏如画报仇，砍伤阿福……

《花开半夏》通过精美的镜头式
写作手法和冷艳的文笔，在荡气回
肠的故事中，以悲伤的触觉探讨了
少年犯罪、上游犯罪和社会伦理价
值。小说既有错综复杂的案件侦
破，也有缠绵悱恻的姐弟恋情；既
有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也有法
律与社会的灰色地带；既有真挚情
感的纯洁唯美，也有泯灭人性的残
酷背叛。在跌宕的人物命运和精彩
的故事情节中，作者挑战情法理的人
性极限，刻画了一段颇具真实脚本、引
发最深感动的故事。

刘南岗村，位于市区东
南七公里，为管城区南曹乡
的一个自然村。

据村民世代相传，约在
清朝乾隆年间，刘氏家族中
有一人在京城任三品御史官
职。当时在郑州城内西大街
中段路南侧（现市三中之
东），有刘家府邸，时称御史
大院，后改称刘家胡垌。刘
御史退职返乡后久居府邸。
其间，把所集银两购成良田，
以备后代子孙享用。在购田
过程中，一管家暗中做了手
脚，在州东南购了千余亩沙
岗荒地。刘御史下世后，孤
坟葬于州西北五龙口村，墓
前立有高大的蛟龙碑（此碑

“文革”中被毁，坟头被平）。
俗话说，兴业好比针挑土，败
业如同水冲沙。接下来的不
几年，由于后人的无度挥霍，
加上管家不择手段的挖墙
脚，把刘家偌大的一个家业，
折腾得一败涂地。

刘家败落后，有刘氏一
支兄弟二人来到州东南祖上

购的沙岗荒地开
始拓荒创业。因
这里分布着大大
小小的黄沙岗，荆
棘 遍 地 ，杂 草 丛
生，又居七里河之

南，当地人称其为“南荒岗”，
简称“南岗”，自刘氏定居后
也 代 为 村 名 。 民 国 二 年
（1913 年）编绘的《郑县七区
总图》及 1980 年郑州郊区地
图 ，均 标 定 该 村 名 为“ 南
岗”。上世纪80年代末，管城
区在进行地名普查时，辖区
内复于重名，顺应村民意愿，
经市地名办公室批准，定村
名为“刘南岗”。在以后出版
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地图和
区志，均标定该村为刘南
岗。至2008年年初，刘南岗村
共有刘姓村民130户，人560余
口。从扎村时的兄弟二人为第
一代算起，至今已有12代。

现在,全村经济及各项
事业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特
别是经过城中村的改造，昔
日的荒凉沙岗，已变成了都
市内的村庄，所以村民欣喜
地赞颂道：

管城地段刘南岗，拓垦
扎村始为荒；

历经二百十余载，欣逢
都市新村庄。觅(国画) 杨济淮

玉影晚摇风(国画) 余信刚

师爷，是明清时代地方官署中的主管
官吏聘请的帮助自己处理刑名、钱谷、文
牍等事务的无官职的佐理人员。师爷靠
自己具有的刑名律例（法律）、钱粮会计
（财会）、文书案牍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才
能辅佐主官，称为作幕、佐治或僚佐。

师爷又称为幕友、幕宾、幕客、幕僚、
老夫子、幕府朋友等。师爷，是社会上对
幕友的俗称。师爷还自称庸书、庸笔。

师爷始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于清朝一
代，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古代社
会中活跃了大约300年的时间。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浙江绍兴籍
的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
清代有句俗谚语：“无绍不成衙。”“绍”，指

绍兴籍的师爷。由于绍兴当师爷的极多，
且遍布全国，名声极大，故久而久之形成
了一个专门的称谓——“绍兴师爷”。“绍
兴师爷”一称除了指绍兴籍师爷以外，又
经辗转流传，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

为什么出师爷呢？自古以来，绍兴文
人辈出，读书人甚多，从事科举业的人比
其他地方为多。绍兴的科举竞争相当激
烈。读书人要想在科举中出人头地非常
不易。在这种情况下，科场不顺的绍兴读
书人为数极多。其中的许多人就选择了
当师爷这条路。

绍兴出师爷，还与当地人多地少的经
济状况和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有很大
关系。明代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绍兴
成了一个地狭人稠的地区。因此大批绍
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更有很多绍兴人当
了师爷，游牧四方。

绍兴出师爷，还与绍兴人一向具有精
细谨严、善于谋划的特点有关。精细谨
严、善于谋划是当师爷所应具备的职业素
质。比如当刑名师爷，面对重叠纷繁的法
令案例和复杂的案情，必须用心精细谨
严，否则案牍字句如有出入，就可能产生
严重后果。所以，当师爷者必须是精细谨
严之人。绍兴人正是具有这种素质的人。

最是一年春好处
陈鲁民

话说绍兴师爷
高宗达

《花开半夏》
李俐萍

御史官与刘南岗村御史官与刘南岗村
连德林


